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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的宁静 被枪声划破

那一年侵略者用刺刀掀开

中国版图的东北一角

一首悲怆的歌曲

和方言一起到处流浪

棉花 大豆和高粱

成为刻骨的乡愁

战争爆发

山河陷入漫漫长夜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延安

从未把自己当作一座孤城

黄土高原上 思想的闪电

正在劈开道路

窑洞里油灯闪烁 辉映着

天上的北斗星

宣言 是呐喊也是旗帜

八天九夜写就的《论持久战》

标定出胜利的方向和时间

是预言 也是真理

是信心 也是力量

每一个字都立在纸面上

保持冲锋的姿势

大义扛在肩上 摘下八角帽

红五星 依然在心底闪耀

脚下的土地

还有这上面的一切

值得舍去一切去保卫

一缕春风 开遍原野的鲜花

无言的庄稼

也包括天空的晴朗

未来的明亮

八路军 新四军

成为最响亮的新名字

从白山黑水到江南水乡

南方和北方 没有了界限

从平型关到黄土岭

所有的枪口都瞄准敌人

地道战 地雷战 游击战

让敌人深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根据地 沿着胜利的方向

结出一枚枚硕果

喜悦的歌声

响彻每一寸山河

也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反复回响

胜利的方向

■顾中华

午后抵达南京，我按照《录取通知

书》的提示，找到了“鼓楼区挹江门街道

中山北路 252 号”。当年我梦寐以求的

这所军校，如今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大学政治学院的一个教学区。当天

下午，我和短训班的同学们一边走报到

流程，一边熟悉校园环境。望着绿荫之

中高耸的教学楼，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油

然而生。

第 二 天 一 大 早 ，随 着 清 脆 的 哨

声 ，我 和 同 学 们 迅 速 起 床 下 楼 ，准 备

列 队 集 合 参 加 早 操 。 这 时 ，校 园 广 播

传来雄浑激越的歌声 ：“黄河之滨 ，集

合 着 一 群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的 子 孙 ；人 类

解 放 ，救 国 的 责 任 ，全 靠 我 们 自 己 来

担 承 ……”听 着 这 熟 悉 的 歌 声 ，我 顿

时 有 一 种 时 空 交 错 的 感 觉 。 这 地 方 ，

无 疑 是 长 江 南 岸 ，而 歌 里 却 唱 着“ 黄

河 之 滨 ”。 从 祖 国 各 地 集 合 在 这 里 的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们 ，聆 听 着 一 首 产 生

于 20 世 纪 30 年 代 的 歌 曲 ，即 将 开 始

他们的早操。

虽然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

旋律那一刻正沐浴着长江之畔的暖风，

但它的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与千里

之外的黄河有着不解之缘。

1934 年 10 月 ，中 央 红 军 踏 上 战 略

转 移 的 漫 漫 征 程 ，连 续 突 破 湘 江 、乌

江、赤水河、金沙江和大渡河 ，跨越了

险 象 丛 生 的 雪 山 草 地 ，胜 利 到 达 陕 北

吴起镇。“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

城喜……”古老的黄土高原沸腾了，黄

河向着从远方跋涉而来的队伍张开了

母亲般的臂膀。

1937 年 1 月 ，中 共 中 央 和 中 革 军

委 由 保 安 迁 往 延 安 。 这 座 陕 北 小 城 ，

成 了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的 指 挥 中 心

和战略总后方 。“延河流水光闪闪 ，战

士 饮 马 走 河 边 …… 革 命 征 途 千 万 里 ，

毛 主 席 指 路 红 旗 展 ……”延 河 ，作 为

黄 河 中 游 一 条 著 名 的 支 流 ，流 淌 着 艰

辛 也 流 淌 着 荣 光 ，流 淌 着 苦 难 也 流 淌

着辉煌。

伴 随 着 形 势 的 发 展 ，刚 刚 迁 至 延

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

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

时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

的 毛 泽 东 同 志 ，亲 自 制 定 了 教 育 方 针

和校训。为了激励学员们刻苦学习军

政课程，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他还

提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

抗大写一首新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

大校歌》。

凯丰接到任务后激动难抑。面对

党中央赋予抗大的重任，看着一批批朝

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他心潮澎湃，文思

泉涌。很快，他将这份从心底流淌出的

歌词交到青年作曲家吕骥手中。吕骥

手捧歌词反复吟咏，内心激荡不已，澎

湃的乐思挟裹着炽热情感奔涌而出，仅

用短短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谱曲工作。

歌曲以黄河母亲之名，召唤中华儿女团

结奋起，“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这

首歌，歌词参差错落、气势磅礴，曲风刚

劲有力、雷霆万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和感召力，很快从校园传遍延安，飞越

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并一直传唱

至今。

我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在它诞生 50

多年后的 1992 年。那年冬天，刚刚穿上

军装的我和战友们一起，从黄河故道以

南的豫东平原出发，前往东北军营。火

车上，几首优美的流行歌曲过后，突然

响起了铿锵有力的旋律，其中就有这首

以“黄河之滨”开头的《抗日军政大学校

歌》。对于这首几十年前的老歌，当时

绝 大 部 分 新 兵 不 太 熟 悉 ，我 也 没 太 注

意，只知道火车正途经松花江畔的哈尔

滨，向东一路奔驰。

我 最 早 唱 起 这 首 歌 ，是 在 1996

年。这年 9 月，我从驻守在林海雪原的

军营考入位于长沙的一所军校。庄严

的开学仪式上，有一项议程是“全体起

立，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当时我

还记不住歌词，只是跟着旋律哼唱，内

心 还 有 点 疑 惑 。 明 明 是 在 湘 江 边 上 ，

怎 么 唱 着“ 黄 河 之 滨 ”呢 ？ 后 来 才 知

道 ，我 们 学 校 原 为 东 北 军 政 大 学 和 第

四野战军南下工作总团合并组成的华

中 军 政 大 学 湖 南 分 校 ，而 东 北 军 政 大

学的前身，就是 1945 年 10 月向东北挺

进的抗日军政大学。这么说来，“黄河

之 滨 ”正 是 一 代 代 军 中 学 子 显 著 的 精

神 坐 标 。 深 入 学 习 校 史 后 ，我 还 了 解

到 ，当 年 的 抗 大 先 后 在 全 国 各 个 抗 日

根据地创办了十几所分校。伴随着抗

大 毕 业 学 员 的 足 迹 ，这 首 歌 在 抗 日 根

据 地 广 泛 流 传 ，深 深 激 励 着 广 大 抗 战

军民。

这 些 年 ，我 在 湘 江 边 的 军 校 唱 过

它 ，几 次 到 其 他 军 队 院 校 参 加 培 训 也

唱 过 它 ，在 军 营 歌 咏 比 赛 中 听 过 它 ，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盛 大 的 阅 兵 活 动 中 更

是 领 略 过 它 青 春 激 扬 、无 往 不 胜 的 艺

术魅力。

当 年 ，抗 大 学 员 在 歌 声 中 走 出 菁

菁校园，从“黄河之滨”出发，加入为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的

伟 大 事 业 中 。 此 刻 ，当 我 在 长 江 南 岸

的军校里，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黄

河之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知不觉

间 已 走 进 抗 战 的 血 火 ，与 前 辈 们 的 情

感 融 为 一 体 。 在 歌 声 里 ，中 华 民 族 的

母 亲 河 —— 长 江 、黄 河 似 乎 早 已 相 互

交融，澎湃着共同的情感，激扬着同样

的气概。

“ 黄 河 之 滨 ，集 合 着 一 群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的 子 孙 ……”黄 河 浪 涛 滚 滚 ，

而 不 远 处 的 长 江 也 在 我 的 耳 际 澎 湃

起来……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曾给广大抗战军民以巨大激励，它的旋律如黄河涛声，一直澎湃在一代代革
命军人的心中——

每当唱起“黄河之滨”
■雷从俊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

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

好战场……”

那 还 是 在 小 学 时 代 ，全 班 同 学 集

体前往影院观影。当灯光渐暗、旋律

响起时，大家立即沉浸在那爬火车、打

鬼子的画面中。这部改编自刘知侠同

名小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生动展

现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

壮烈史诗。

歌声飞越四季，后来我踏入火热的

军营。在一次写作培训班中，我有幸聆

听了时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刘知侠先生

的授课，听他生动讲述这部作品背后的

故事。

小说中智勇双全的铁道游击队大

队长刘洪，其人物原型融合了首任大队

长 洪 振 海 和 继 任 大 队 长 刘 金 山 的 事

迹。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作家从两位大队长的姓名中各取一字，

成功塑造了“刘洪”这一战斗英雄的经

典形象。

1910 年，洪振海出生在山东滕县一

个贫寒农家，自幼在枣庄铁路边生活，

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七七事变后，

洪振海目睹日寇暴行，十分愤慨，便毅

然加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于

他作战勇猛，很快当上了排长，成为鲁

南抗日武装的骨干。

1939 年 10 月，鉴于洪振海对枣庄

地形民情十分熟悉，总队研究决定委

任其为枣庄情报站站长，并着重强调

需尽快获取武器装备。正在火车站干

活的战友王志胜，恰在此时带来重要

情报。

这日傍晚，王志胜风尘仆仆赶至秘

密联络点，未及喝口水便急切汇报：“老

洪，发现目标了！”洪振海立即追问：“快

说说，在哪儿？”王志胜正是小说中副大

队长王强的原型人物。他利用工作机

会侦察到日军要运输一批军火，遂在车

厢上做了标记。

当晚，洪振海携带手枪与虎头钳，

隐蔽在铁路转弯处。待火车减速通过

时，他飞身一跃，登上了火车。洪振海

找到标有记号的车厢，用虎头钳剪开门

上的粗铁丝，钻入车厢。当他扯开一捆

稻草时，一挺机枪赫然出现。他迅速把

机枪抛向路基，接着翻找下一捆稻草。

过了一会儿，火车突然响起“呜呜”

的汽笛声—这是即将到站的信号。

洪振海接连抛出数件武器弹药后，胳膊

夹着一支枪飞跃而下。待命接应的王

志胜等人抓紧清点搬运：一共有两挺机

枪、12 支步枪和两箱子弹。第二天夜

里，这批武器弹药被运往义勇总队。

1940 年 1 月，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

令，铁道游击队成立，时称“鲁南铁道大

队”，任命洪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

大队长，同时派遣杜季伟同志担任政治

委员。这是一支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

武装，人数最多时达 300 余人。他们活

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

人，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

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让敌人

心惊胆战。

为彻底“剿灭”铁道游击队，日伪军

专门成立了情报站，并训练了一支由特

务头子高岗茂一指挥的特种小队，四处

搜捕铁道游击队的行踪。面对敌人的

疯狂反扑，铁道游击队决定先发制人。

经过周密部署，1941 年 10 月的一个夜

晚，洪振海与杜季伟率领队员身着缴获

的日军军服，在内线策应下突破封锁

线，成功潜入临城火车站。

紧接着，王志胜和分队长刘金山直

扑高岗茂一的住处。借助列车通过的

轰鸣声掩护，二人迅速开枪将高岗茂一

击毙。另一边，洪振海指挥队员将正在

休息的特种小队队员悉数击毙，然后扛

起室内的武器和弹药，悄然离去。战

后，铁道游击队威名远震，日伪军更加

恼羞成怒，疯狂寻机报复。

由于叛徒告密，1941 年 12 月的一

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伪军突然包围

了鲁南铁道大队驻地黄埠庄。洪振海

在 率 部 突 围 时 ，不 幸 中 弹 牺 牲 ，时 年

31 岁。

值得一提的是，洪振海牺牲时手腕

上系着一条缝有镰刀和锤头图案的红

布，这是他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

原 来 ，当 年 洪 振 海 向 党 组 织 递 交

入党申请书，组织上为了表示对他的

信任，决定将唯一一面小党旗交给他

保管。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

部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样的英雄事迹，一定要让它流

芳百世。”这个信念，始终萦绕在刘知侠

心头。后来，他在向我们讲述创作历程

时提到：“日寇投降后，铁道游击队举行

第一次新年会餐。队员们将丰盛的酒

菜摆放在牺牲战友的坟前，眼含热泪说

出了两个心愿：一是在微山湖畔为战友

树立一座纪念碑，二是希望我把他们的

战斗经历写成书。”

历史不负英魂。经过多年深入采

访，刘知侠于 1954 年创作出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50 周 年 之

际，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庄严落成。小

说发表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

为同名电影，刘洪等队员们的英勇事

迹感动了无数观众，影片主题曲《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成为传世经典：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

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

起那动人的歌谣……”

铁道雄风
■许 晨

画 外 音

▲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白马连在南

鲍墟村英勇战斗的瞬间。1942 年 5 月

下旬，冀中军区骑兵团白马连于河北

蠡县南鲍墟村遭日军伏击。官兵沿

河堤血战突围，8 名勇士壮烈牺牲，主

力成功迂回晋察冀根据地。在创作

时，我以对角线的动态趋势构建出战

斗场面——白马连战士自画面左上方

向右下方冲锋而出，如同一道白光劈

开阴霾。画作表现的不仅是战争的残

酷，更是那些平凡生命所迸发出的惊

人勇气。我想，这束光，能穿透画布直

抵人心，成为令人震撼的生命回响。

冀中骑兵团白马连（油画）

赵大千作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

岁月长歌

走近抗战英雄

铁道游击队雕像。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20 师

主力一部奉令挺进冀中，战斗剧社随

师政治部同行，通过同蒲、平汉两道封

锁线，于 1939 年 1 月经由晋察冀边区

进入冀中平原。

我们一进冀中，正遇到敌人对冀

中进行第三次围攻，我们的部队立即

投入战斗。这时战斗十分频繁，一仗

接一仗，几乎每天都要打仗、每晚都要

转 移 ，经 常 和 敌 人 相 距 只 有 一 二 十

里。但我们仍利用战斗间隙，想方设

法为广大军民演出，并新排了 7 场歌

剧 ，编 演 了 新 的 舞 蹈《平 原 游 击 队》

等。不久，为了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

部队首长决定大部分后勤人员撤到冀

西山地，战斗剧社也随留守处和教导

团转移到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镇附

近驻扎。

晋察冀边区也不是太平世界，经

常有敌人“扫荡”。为了更好地适应战

斗环境，剧社开始进行军事训练，我们

从瞄准、刺杀、投弹到侦察都学习了。

在这期间，我们利用战斗间隙在

张家庄、城南庄一带进行多次巡回演

出。特别是陈庄战斗中在火线上的

演出，至今令我记忆犹新。1939 年 9

月 中 旬 ，边 区 人 民 正 在 准 备 过 中 秋

节，敌人乘机奔袭陈庄镇，扑空后迅

即撤退。这时，贺龙师长已经带领主

力部队从冀中来到路西，并和晋察冀

一个团出敌不意地把撤退的敌人团

团包围起来。战场就摆在离我们不

到半里路的冯沟，我们很多同志就趴

在村边土梁上观察战场情况。这时，

贺师长给我们传下话来：“要搭起台

子，放开胆子，好好演戏！”周士第参

谋长亲自指示我们，要把顶好的戏都

拿出来，战斗部队轮流下来看戏，“前

方后方比赛”。

就这样，前边打，后面演。贺师

长等首长别开生面的安排，大大鼓舞

了部队的战斗热情。战斗打了 6 天 5

夜，剧社一直演到胜利结束战斗。这

次演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

艺术的战斗作用，我们本身也受到很

好的锻炼。

我们在晋察冀边区的 8 个月时间

内，在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收获，改变了

依靠外来剧本的局面，开始自己动手

编写反映现实斗争的剧本，并获得成

功。这些剧目的演出，受到了边区人

民的欢迎，他们说：“这戏演的是咱自

个儿的事，一看就懂”“这戏演到点上

啦，我们爱看”……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

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前边打，后边演
■战斗剧社 刘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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